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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朵乌云/我要去很远很远的

地方去看一看/如果我看到那里没有水/我就
会流下我的眼泪/落到那些没有花草树木的
地方/让它们长出一片碧绿的草地和茂密的
森林/这样，我会很高兴——《假如我是一朵
乌云》吴荣冲（写于六年级）

“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我教他
们唱袁枚的冷门小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
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三年级、
四年级的孩子，在春暖花开蜜蜂忙碌的季节
里，我们一起学唱罗隐的《蜂》：‘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高年级的孩子情感稍稍
成熟，我们就一起唱宋词，辛弃疾的《青玉案》、
苏轼的《江城子》成为他们的心头爱。”

这是梁俊的一段苗寨教学记录。
2013年 9月，梁俊和新婚的妻子晓丹到

云贵川交界处的乌蒙山脉支教。他们去的地
方是贵州山区石门坎的苗寨小学，那里高寒
贫苦，两个苗族村寨共用一所小学。

去之前，梁俊是标准的文艺青年，做过广
告公司的文案策划、乐器行店长、吉他老师，
在福利院里当过义工，就是没有当过小学老
师。去之后，他除了英语，什么都教。

把语文课上成音乐课？“他们的语文课也
没有上成音乐课的，只是经常我会带着吉他，
在课堂预备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诗一起玩儿，
可能花三五分钟，每次课堂的预备都是这样
的。古诗词是还没上山前就有想法了。在山
下的时候就谱了一些曲，只是带领孩子们
唱。孩子们很喜欢，我就用暑假把它系统化，
诗教才算是正式开始。”

在他支教的第一个学期，孩子们唱古诗
的声音就响彻整个山间，校园里出现了开头
那样扫地唱诗、买饭唱诗的画面。

“有次上语文课，学到一首古诗，孩子们
期待着我能带他们一起歌唱，可是我还没把
曲谱出来，无法教唱，他们一脸失望。”梁俊
说，我知道，他们是真的爱上了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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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是夜空的女儿/那是人珍贵的宝贝/

星星眨着眼/向飞在天空的飞机打招呼/萤火
虫点亮了自己的小灯笼/行在回家的路上/星
星照亮了世界/让世界得到了光——《星星》
韩天光（写于四年级）

五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里有一个单元是
儿童诗，“我带着学生读，没想到他们非常喜
欢。他们读诗时的那种情感，跟读其他课文
时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上课跟着老师读，
有些同学下课还在那里有节奏地朗读着。”

梁俊萌生了让学生们自己写诗的想法。
主题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可
以写。“没想到交上来的诗让我很惊喜。虽然
大多数学生模仿了课文中的儿童诗《我想》的
格式，内容却是完全不一样。”

“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全教给张波/我想
把张波教会 /我想变成一道闪电/在空中挂
着/让农民们和缺水的人/闪电和轰轰的声音/
雨水就下来/我想变成火炉/让所有的人都能
温暖/让穷人也能取到一些温暖/我想进到别
人的梦里/在梦里也和朋友玩。”这是五年级
的朱银春写的一首《我想》，诗里提到的张波
是全班成绩最差的孩子。

梁俊在班上表扬并朗读了一些学生的
诗，让他们大受鼓舞——原来写诗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困难。从此，有几个学生爱上了写
诗，在日记中、作文里，都有随性的诗作。虽
然并不是每一首都能让人惊喜，但是他们觉
得自己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诗人。

还有一次，梁俊带孩子们读日本童谣女诗
人金子美铃的诗，其中有一句：“碧蓝的天空的
深处有无数的星星，它们就像沉在海底的小石
子，天黑之前，看不见踪影。即使看不见，它们
也存在着，看不见的东西，也是存在的呀。”

梁俊出了一道写作题：想想还有什么东西
“即使看不见，它们也是存在着”的写一首诗。

四年级的朱思语写了《爱和风》：爱，当爱
之锁开了/就很难关住/那爱就像魔鬼/深深地
抓住你的心/让你爱吧，爱吧/风，就像梦一样/
你想把她抱住/可她还是去了/你看不见她/她
却可以穿过你

朱思语说，有一次去石门赶场，看到一个
女孩，就“爱上”她了。这首小诗他用来注解
这场诗一般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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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落的蒲公英种子/每一颗都会生长/风

儿呼唤它的时候/它就随风而去/种子飞散在
天空/飞到每一个角落/让孤独的角落长出蒲
公英/角落就不孤独了/那金闪闪的蒲公英花/
在那角落里/得到了尊严——《蒲公英的精
灵》梁越梅（写于四年级）

梁越梅是梁俊班上情感最细腻的女生，文
字出色，歌声也很动听，但有点胆小，每次点
名回答问题，都要扭捏半天才开口。但这首

《蒲公英的精灵》已经深得金子美铃的神韵。
学校里的孩子，大部分是苗家的孩子。

或许因为长时间与世隔绝的生活，乌蒙的大
部分孩子胆小、怯弱、自卑、不善言辞。有个
孩子叫朱银泽，头发卷卷的，鼻子下面总是吊
着两串长长的鼻涕。即使在北风刮得最厉害
的时候，他依旧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衣袖上
满是鼻涕与泥土混杂在一起的黑。有一次，
老师问他：“朱银泽，你上一次洗澡是什么时
候？”他回答：“小的时候。”

“我们尽量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范围，就

是他可以表达任意他想表达的内容。时间长
了，孩子们就逐渐养成一些比较好的写作习惯
和想法，敢于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心。”梁俊说。

孩子们写生死，写死去的父亲，写生活中
的趣事，比如放屁。因为真实地表达自己，比
什么都重要。下课放学的时光里，孩子们在
绿草、青松、野花野果、小蘑菇间追逐嬉戏，放
牛放羊，抓松鼠、打野兔、掏鸟窝，欢声笑语。
朱思语写过“山顶上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丽
的花”，这在很多学校可能会被认为是病句，
但却美得惊人。在袁枚的古诗《苔》里，梁俊
试图和孩子们一起寻找“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的生命价值。一个叫吴荣兴的孩子甚
至模仿着写了古诗：明月悬空照大地，东边烟
火亮点灯。

2015年，梁俊和晓丹开了微信公众号“童
书乌蒙”，发布两个班里的孩子们写的文章，引
来众多关注。即将出版的《乌蒙山里的桃花源》
收录了石门坎（今石门乡）新中学校四、六两个
年级学生的日记、作文、诗歌和部分画作。

“我曾对孩子们说，当他们的作品结集成
册的时候，那本书就是她们的小学毕业证
书。”梁俊说。“作为孩子们的老师，我相信和
朱思语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有天生的诗性。
而现实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诗性却被没有诗
性的教育磨灭了。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可是，在我们这个有着三千年诗教传统的国
家里，诗歌的教学与写作几乎销声匿迹了。”

“孩子们的生命中究竟隐藏着多大的潜力，
多少的宝藏呢？而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用太
多的压力和缺乏生命力的方式，把这些美好、珍
贵、诗意的东西给压抑，甚至是扼杀了。所以，我
们发起这个众筹，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粒种
子，在所到之处扎下根，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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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月，梁俊结束支教，和妻子晓丹回

到重庆。梁俊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他也当
上了父亲。而乌蒙的有些孩子已经毕业，开
始在城里打工。他们有手机后，也会给梁俊
发一些他们的照片和日记。

“对于孩子们的未来，我们真是说不清
楚，因为这个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希望他们能多读些书吧，不要太早嫁人，不要
太早出去打工，继续诚实勤奋尊重。”

但这就像一次伟大的实验，唤醒的是沉
睡的性灵。“回首两年的支教生涯，孩子们爱
上诗歌，爱上语文让我快乐，他们在写作里的
成长让我欢喜。我陪着他们读读写写唱唱，
孕育他们诗性成长的土壤不过是那一点陪伴
与爱。作为这些信手拈来、七步成诗的孩子
们的老师，由始至终其实我从未教过他们如
何写诗。我只想透过诗歌教育，引导孩子成
为一个热爱语文的有情趣的现代人。”

你家的孩子怕写作文吗？
这群大山里的孩子能七步成诗
因为他们的语文是音乐老师教的

放学做值日生的孩子，一边扫地一边高声唱着“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中午排队打饭，孩子突然高歌：
“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山顶上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这样的诗，则是这些孩子写的。
这些孩子来自偏僻的云贵川交界处乌蒙的苗寨小学，他们会唱诗写诗，因为语文老师是个会弹吉他会作曲、号称混

独立音乐圈的吉他老师。现在，这个老师还发起了一个众筹项目，2700多个网友众筹了17万多元，这些苗寨孩子的诗文
集《乌蒙山里的桃花源》马上就要出版了。

也许你只是被他们的诗打动，也许你家有一个因作文而头痛的孩子而心有感触⋯⋯你读到他们的诗，有什么感受？
欢迎扫描二维码，来“深夜读书馆”聊聊，还可以读到更多孩子们的诗歌，以及听到孩子们唱诗的歌声。 记者 戴维

梁俊和乌蒙的孩子们


